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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朔风吹过七星山，在石佛一村、石佛二村，薄雪裹着寒意铺满院落，山
上的荒草与村口干枯的老树在风中摇曳。辽代双州城址的城垣与明代十方寺堡
的残基静默伫立，像历史的守望者，把村庄的白天与黑夜、农民的播种与收获，时
光的过往与当下，紧紧系在一起。寒风挡不住村民守护遗址的脚步，他们自发组
建保护队，轮流看护着文物……

上周，记者与几名文物保护志愿
者前往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石佛寺
村，在山岗上看到了那座历经千年仍
然屹立的石佛寺城址，即辽代双州城
址，城址西北一公里的七星山上有辽
代石佛寺塔。裸露的大地上，夯土构
筑的残墙格外明晰。“你看，这城址多
清晰，我认为这是沈阳市内保存最好
的辽代城址。”站在城址以外的小山包
上，文保志愿者陈赫对记者说。

“你们从哪儿来？这么冷的天儿，
跑山上干啥？”记者一行 4人的行踪引
起了不远处一名村民的注意。她戴着
鸭舌帽，一边摘下干活儿的手套，一边
走近记者，礼貌而不失警惕地询问起
来。听闻记者一行人是在寻找不可移
动文物的“田野故事”，她才略有心安，
在转身离去时又不放心地回头嘱咐了
一句：“你们就站在这儿看吧，别往里
去了，尤其那土墙，千万别往上爬啊，
破坏了饶不了你们。”

陈赫连连答应。
记者借机喊住她，边走边同她攀

谈。她叫温小华，住在山脚下的马门
子村，是石佛一村文物看护队的一
员。她说，像她这样的看护员，在当地
还有十几人。

温小华讲，石佛一村的文物看护
队是自发形成的。20 多年来，不论冬
夏，他们都坚持巡查，保护着千年前的
城址、古塔和碉堡等文物。

“我是从邻村嫁过来的，加入看护
队也就四五年的时间。听老人说，我
们这个看护队在 2000 年前后成立的。
大家完全是自愿看护，很多人都干了
十几年。看护队员每周至少上山巡查
一次，很多人还会趁着遛弯或者干农
活儿的时候顺道来看看，相当于每天
都有人巡查。”温小华告诉记者，大家
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把自己家的宝贝
保护好。

在村中，记者又遇到一名文物看
护队志愿者。据他介绍，20多年来，石
佛一村对文物的守护已经积淀成共
识。最开始是几个人自发组队看护文
物，其中有人去世了，接力棒又被像温
小华这样的年轻一代人接过去。“我们
小时候，谁家的淘小子没爬过烽火台
的土包子啊？城址被定成文物后，我
们每天走啊、劝啊，不能让这些东西再
受一点点伤害。现在，村里家家户户
的孩子都知道，不能再爬上城址玩儿
了。”年过八旬的看护队员张连昌说。

记者留意到，在双州城址约百米
以外的地方，有一些石刻、石雕，看着

像荒地上散落的石头，实际上是一处
“文物小仓库”。温小华抚摸着荒草地
上的石碑告诉记者，对于当地村民来
说，这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跟自
家的传家宝一样，保护文物不是“公家
的事”，是守护自己的根。值得一提的
是，展示区上陈列的上马石、下马石、
纪念碑等物件都是当地百姓自发捐赠

的。“你看这甬九孔透龙碑，记载了石
佛寺村修建水坝的历史。上世纪80年
代，这甬碑曾被村民当作家里磨米机
的底座，为了捐出碑刻，村民拆了磨米
机才把它弄出来。”石佛一村党支部副
书记鲁俊对记者说，那些散落在村民
地头的石刻，如今都被小心翼翼地收
集、存放在一起，集中保护起来。

壹 I“巡查文物是
生活里的自觉”

生于1975年的鲁俊，是看护队的
一员。2021 年开始担任石佛一村党
支部副书记的他，对地里的稻苗、瓦
片、古钱币、残墙充满感情。“我们村从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历史文脉不
能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要像爱护自
己的小家一样爱护村里的文物。”鲁俊
的话中，有自豪更有责任。

石佛寺村历史源远流长，域内不
但有辽金文化遗址，还有很多的军事
文化遗址，除辽代双州城址外，这里还
有明长城、碉堡群、烽火台等。从
1953 年起，因为人口较多，村子被分
为石佛一村和石佛二村，实际上两村
仅相隔一条马路。

鲁俊家的老宅，位于明代十方寺
堡内。在他的带领下，记者一行来到
这处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一条蜿
蜒的马路，一侧是低矮的民房，另一侧
便是明代辽东长城的堡城，显眼的蓝
色文物保护牌上写着十方寺堡的简
介。“十方寺堡除北墙遗迹较明显外，
其他三面墙体都不清楚，城内格局也
不清晰，散落着一些青砖残块。目前
有40多户人家住在这儿，我家老宅就
位于东边城墙的边儿上。”鲁俊说。

一排民房对面是村集体种的 30
多亩大豆。“出于防火考虑，文保单位
附近不能种植玉米一类的高棵农作

物，村集体将这片地收过来集中种植
大豆，既保证了土地种植，又保护了文
物，还能让村民有收入。”鲁俊说。

下午3点左右，太阳西斜，村里已
经看不见遛弯儿、拉家常的人。冬季
里，村民习惯吃两顿饭，住在十方寺堡
北墙根下的邱杰正在厨房里忙活。

上世纪 60 年代，邱杰出生在一
间小土房里，1982 年，邱家翻建了新
房，一家人过着踏实而朴素的日子。
长大后，邱杰认识到，自己从小到大
生活的地方是一处有着悠久历史的
堡城，这里的土地不能翻动。她指着
屋后说，早些年后院能看到青砖，那
是古城墙留下的印记；往东的残墙是
历经岁月侵蚀而保留下来的城墙。

“这一片是古长城区，不能随便搞建
筑，从我 14 岁那年起，这房子就再也
没翻建过……”她说。

初冬时节，整洁的小院里，小葱、
黄瓜早已“罢了园”，门口罩着保暖塑
料棚，袅袅炊烟从屋顶升起……在这
里，明长城不是书里的历史，不是打卡
的点位，而是屋檐下的生活，是出门就
能触摸到的青砖与庄稼。在古长城脚
下安居的人们，就这样将烟火气一代
代延续下去。“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
说，古城堡不仅是遗址，更是过日子的
背景墙。”邱杰的话有几分哲理。

贰 I“村里集中种大豆是为保护遗址”

天亮得晚，勤劳的村民却起得早。
距离邱杰家约 10 分钟路程的七

星山脚下，刚能看清人影时，李福唐老
两口已经醒来，火炕上的余温留不住
勤劳的农民，虽然女儿已经工作了，但
62岁的他仍然闲不下来，一年到头悉
心料理着300多棵果树。在老李的价
值观里，农民一辈子都要和土地打交
道，土地不闲着，人也不能闲着，只要
还能动，就要自力更生。

入冬后，李福唐仍然很忙。今年
采摘刚收尾，他就发酵农家肥，并做好
果树防冻；还得趁着土地没冻实前把
树坑培好；春节过后剪枝、追肥，然后
是给苹果套袋……“农家就是一天闲
不着，冬夏都得忙活。”李福唐说。

果树是 2015 年栽下的，3 亩多地
里种着苹果、梨、山楂等品种，如今正
是丰产期。他成立了“李丹果园”，每
斤卖3元的苹果支撑着老两口的日常
开销。“果园不算大，咱精心伺候，游客
来得多，我卖得也好，知足了。”李福唐
一边说着，一边咧嘴笑着。

“我们村有名，七星山上的辽代古
塔有一千来年，不少人奔着古长城、碉
堡群、辽代城址来的，顺道就来园子里
摘两筐苹果。”李福唐告诉记者，这些
古迹引来了游客，带动了采摘园的生
意。提起苹果的畅销，李福唐不否认
沾了古迹的光，但更坚定地认为自己
的果子品质好：七星山的土是沙土，并
且日照充足，有利于苹果糖分的积累，
口感也更脆甜。“我们每年施的都是自
己沤的农家肥，苹果口感老好了。”李
福唐说，照顾果树得细心，否则来
年结出的果子不好吃，对不住买
苹果的人。

与开业仅 3 年的“李丹果
园”不同，“文杰采摘园”经营
30 多年了，虽然只隔了一条
马路，但两家果园分属于石
佛一村和石佛二村。女主
人王红杰与丈夫一起侍弄
着果园，养育一双儿女，日

子过得红火。王红杰家有几十亩果
园，水果种类也多。每年从6月开始，
杏、李子、洋梨、沙果、苹果相继成熟，
游客能从春天一直采摘到上冻。“很多
人奔着七星山、辽河湿地来的，看看风
景和古迹，临走再带点儿水果，一趟短
途游既能感受文物历史，又能体验农
家生活，不少人年年来。”王红杰有着
乡村妇女特有的干脆和利落。提起经
营果园的辛苦，她爽快地说：“园子大
更要靠一家人慢慢盘，挣的是辛苦钱，
但守家待地的，心里也舒坦。”

在石佛寺村，这条“登七星、看古
迹、摘苹果”的短途游线路让文物遗迹
变成吸引人参观的“乡村会客厅”。今
年，李福唐的采摘园产出苹果 2 万多
斤，品质口口相传，老李的微信好友
多到“加不过来”；文杰采摘园几
十亩的大园子，忙时雇短工，家
人 齐 上 阵 ，一 家 子 忙 忙 碌
碌。在七星山脚下的这片
土地上，古迹是招牌，果
园是日子，游客的脚步
把二者穿成了线。

“辽河滔滔，松
柏苍苍；山不说
话 ，古 塔 无 言 。
苹果一红，游客
来 了 ，笑 声 也 来
了。”随行的文保志
愿者念了句他写的诗。

叁 I“俺们村有名，来摘果子的人也多”石佛一村文物看护队由当地村民自
发组成，已成立20多年。图为队员温小
华在双州城址附近的广场上巡查。

辽宁不可移动文物田野调查

我省长城资源总量位居全国第五，有
战国、秦、汉、辽、明5个不同历史时期
的长城遗存。其中，明长城的总长度
达1235.989公里。

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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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子沟长城敌台
锦州凌海市翠岩镇

九门口水上长城
绥中李家堡乡

锥子山长城
绥中永安堡乡

虎山长城
丹东宽甸虎山镇

地址 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
年代 明
价值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研究明代辽东长城

有着重要价值

十方寺堡

村民共识：保护文物就是守护自己的根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文并摄

鲁俊今年刚过 50 岁，村民称他为
“老鲁”。他从小生活在十方寺堡附近，
幼年时爬过烽火台，在荒山野岭捡过陶
片，在双州城址转着圈“骑马打仗”……
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城充满感
情。2021年，老鲁当选为石佛一村党支
部副书记，村民们的信任成为他身上沉
甸甸的担子，村子的历史成为他振兴乡
村的希望。

提起家乡的历史，老鲁的话匣子就
关不住：村上流传着“石佛一村是元代
丞相墓所在地”的说法，还有“金家坟聂
家看，更名改姓叫王大宽”的老话，暗示
着当地有一些王姓家族的祖辈，曾是金

家的守墓人。一个个传说、一座座城址
丰富着石佛一村的历史。老鲁说：“咱
这地儿新石器时代就有人住，如今常住
人口是清朝时期落了户的。祖辈挑了
这块山明水秀的宝地，到了咱这辈儿，
年轻人都往外走，我心里最犯愁的就是
留不住人。”

老鲁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把石佛一
村的人留在这片土地上，让已经走出去
的人回来。这几年，他一边“守”，一边

“试”：守的是村里的老物件、老故事、老
城墙；“试”的是走上发展文旅的门路。
他说：“我们村有说不完的传说、讲不
尽的故事，我就盼着这里越来越好，大

家都愿意来看一看，了解这里的过去和
现在。”

值得期待的是，当地正在深刻谋划
七星山片区，未来还将以历史文化为牵
引，充分释放文物集中展示、以点带面
的效应，推出七星山、辽古塔、辽河湿地
公园、双州城址等历史文化资源，结合
林果采摘产业，推出观光、度假等项目
为主的文化休闲旅游区。

老鲁始终把乡愁装在日子里。他
只认一个理儿，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
西守护好、利用好、传承好，让乡亲们把
日子过踏实、过舒坦、过红火。到那时，
老鲁的心愿就算达成了。

老鲁的心愿
刘海搏

记者手记

位于石佛寺村的七星山是当地的地标，每年迎来大量游客。图为山上保留
的辽代残塔。

石佛一村保存大量遗址。图
为村民种地时翻出的古代瓷片。


